
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

符和积

一

1938年 7月 13日,日军最高指挥机关——大本营在“关于招

募军队慰安妇就业妇女的文件”上批示: “鉴于在军队占领地区内

日本军人对当地居民的不法行为(强奸事件)不断发生,因此重要

的是要严加取缔军人的个人行为。与此同时,要尽快设立性方面的

慰安制度。” 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这个指令性批示,是侵华日军

在军队中推行军妓制度的依据。自从日军侵占海南后,无数的良家

妇女、无瑕少女, 在各种形式的强制下, 成为日本军方在侵琼部队

中推行军妓制度的牺牲品。她们有的被遣送至专设的日军慰安所

中,供军队官兵发泄淫欲;有的被押入日军驻地军营、军事据点里,

为驻军“后勤服务”,成为随军慰安妇。

最近, 日本史学家吉见义明将新发现的有关日文材料、档案,

检点梳理,著《从军慰安妇与日本国家》一文,文章说:“1937年,全

面战争开始之后,日军开始急速而且是大量地设置军队慰安所。”

文中述及的慰安所存在的地区, 涉及中国大陆一系列地点,其中包

括海口和三亚。 其实,日军在侵琼期间设置的慰安所远不限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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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三亚两地。随着日军对海南各地区的占领, 慰安所也在各地设

立起来。自1939年 4月,即日军开始入侵海南岛的第三个月起,日

本军方便开始在占领区设置慰安所。 1941年后,日军慰安所的设

立逐渐普遍, 凡日军驻扎的县城、市镇、乡墟,大多有公开设置。据

调查已知的有:

崖县(今三亚市和乐东县部分辖地)有 14所。其中崖城 2所,

一在尊道村陈家民房设长官慰安所“华南庄”;一在林家民房设士

兵慰安所“崖泉庄”。榆亚地区 3所,一在榆林港设海军长官慰安所

(今榆林小学址) ;一于时三亚市新建的日式浮脚屋设陆军长官慰

安所(今三亚市文化宫后) ; 一于榕根村附近设工兵慰安所“中岛慰

安寓”(今三亚市交通宾馆后)。红沙市(墟) 1所,占欧家园扩建士

兵慰安所(今三亚市盲残院址)。藤桥市(墟) 1所,占中街龚家民房

设立。黄流地区(今乐东县境) 5所,一占黄流市(墟)林葆光家宅设

“南恩光”慰安所, 内分长官级的“桃庄”和士兵级的“梅庄”;在黄流

日军机场设“营队”和“西松组”两个慰安所; 一在黄流日军机场东

门外设日海军航空兵军人慰安所“乐园”,内分军官“乐园”和士兵

“乐园”;一为黄流日军派遣队部旁的军部慰安所(今黄流中学校门

旁)。铺村日军机场十三基地设工兵慰安所 1所。九所市(墟, 今乐

东县境)日军分遣队部旁设驻军慰安所 1所。

海口市区内有 6所,分布在中山路、大兴西路、龙华路(今海口

市罐头厂址)、关上塘、白坡(时海口日军机场附近)和关良(时日陆

军驻地附近)等处。长官慰安所设在日军司令部(今四二四海军医

院址)附近的中山路与今新华北路交叉处。日海军航空兵慰安所设

在关上塘至时法国天主教堂之间的地段(今解放西路海口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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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旧址)。

琼山县有5所。其中县北长流地区(今海口市境) 2所,分设在

烈楼市(墟)和新李村学优分祠。 县南地区(今屯昌县境) 3所,分

别为南闾市驻军慰安所(今南闾镇新市场址)、枫木市驻军慰安所

(今枫木镇)、乌石市驻军慰安所(今乌石镇老市址)。 

文昌县有 3所。一为文城校场坡(今亦称文中坡)驻军慰安所;

一在清澜市(今清澜镇)占一幢清代双层楼设驻军慰安所!;一在

公坡市(今公坡镇)占用一幢两层楼设驻军慰安所(今公坡小学

址) ∀。

儋县(今儋州市)有7所。其中那大市(今那大镇) 2所,一占业

主越亚灵的三进 12间民房庭院设赵家园慰安所(今那大镇大勇商

场址) ;一占民宅大院三进 20 间民房, 设李家院慰安所(今中共儋

州市委第二招待所址)。另在白马井、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市

设有驻军慰安所。#

临高县有 3处。分别设在临城、加来、新盈等城、镇(墟)。加来

慰安所强占市民孙帮光家宅设立。∃

感恩县(今东方县境)至少有 10所。其中北黎市(今东方县新

街镇北黎村) 4所,一为设在北黎市民杨广香家楼房和时高雷会馆

附近两幢楼房内的军官慰安所,分别为北黎日军司令部和驻军军

官使用;一设在日军七营队驻地附近两幢白色平房里的士兵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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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恩:《日军侵略临高县的经过和罪行》;洪昭兴:《侵琼日军在加来地区的暴行》,

《实录》,第 334页、第 342—343页。

吴连生口述、林良材等整理:《楚馆悲歌,红颜血泪——那大市侵琼日军慰安所亲睹

记》,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待刊稿。

据笔者向知情人符干先生等调查所得。

据笔者向知情人张任君先生调查所得。张先生所在文昌县迈号市下山乡尖岭村的

妇女张××(时 17岁)被征往清澜市下市日军慰安所充当慰安妇。

据笔者向知情人郑盛川等先生调查所得。其中南闾市日军慰安所的慰安妇约三四

十人。

吴国礼:《日军侵占长流地区及其暴行》,《实录》,第 29—30页。

据笔者向知情人、海口市老居民林书轩、梁鸿志、冯仁鸿先生调查所得。



所;一设在北黎市西树林里简易平房的普通慰安所, 为日军司令部

下属日本公司职员使用。八所市(港)慰安所分高、中、低级3种。叉

河宝桥慰安所 1所, 为监护修建火力发电站的驻军服务。另新街

市、广坝电站亦各设有日军慰安所。

昌江县有 3所。一在石碌河南桥头设石碌慰安所(今石碌镇河

南派出所和昌江县供销贸易公司址) ;一在石碌矿山金牛岭设矿

山慰安所(今石碌铁矿公园后山,海南省钢铁总公司职工宿舍楼

址) ; 一为保平乡日军中队在保平村旁冼太夫人庙设驻军慰安所

(今保平小学旧址)。 

其他各县已知的日军慰安所有:

琼东县嘉积市(今琼海市嘉积镇)白石楼慰安所!;琼东县石

壁市(今琼海市石壁镇)慰安所∀ ; 乐会县博鳌市(港, 今琼海市博

鳌镇)慰安所#;乐会县阳江市(今琼海市阳江镇)慰安所(今阳江

镇政府址) ; 万宁县万城慰安所(八十年代系万城人民公社管理委

员会址, 今为居民区) ∃ ; 定安县翰林市(今翰林镇)南慰安所%; 澄

迈县金江市(今金江镇)慰安所(乐善堂旁陈国宗双层楼民宅设

立) ;澄迈县石浮乡日军 15警备区石浮中队石浮岭慰安所& ;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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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泽口述、曹丁华整理:《金江、石浮“慰安所”见闻录》,澄迈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日军侵澄暴行实录》,第 81—82页。

据笔者向知情人郑盛川等先生调查所得。其中南闾市日军慰安所的慰安妇约三四

十人。

据笔者向当地严国华先生调查所得。

据笔者向知情人朱修松先生调查所得。阳江市慰安所的慰安妇约有 20人。

据笔者向知情人王祖武先生调查所得。

琼海市政协:《参古乡上坡村惨案》,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待刊稿。

据笔者向知情人赵志贤先生、梁少凤女士等调查所得。金牛岭慰安所、保平慰安所

的慰安妇各约 30人;保平慰安所的慰安妇掠自临高县。

何十里:《三百“慰安妇”,惨死泰半——石碌铁矿“慰安所”调查实录》, 《实录》,第

748—750页。

牛泊:《北黎日军“慰安所”情况调查录》;《八所港史》编写组:《日本帝国主义修建八

所港及其暴行》,《实录》,第 711—712、677页。



县陵城瓦灶街(今后山街)石峒庙慰安所 ; 陵水县后石日军机场

慰安所(在时后石村附近) ; 保亭县保城日军“快乐房”慰安所

等 。

上述已知的日军慰安妇所至少有 62所。实际上,囿于笔者调

查和掌握的资料, 日军在海南各地设立慰安所不限于此数。

这些慰安所绝非“民间所为”,而是当地日军本着“要尽快设立

性方面的慰安制度”的精神筹划设置起来并开展活动的。如 1940

年秋, 日军开始修建琼西北驻军重地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

称,即驻军指挥机关营地,时为舞鹤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司令

部) ,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日军慰安所。那大市第一所慰安

所赵家园慰安所开张以后, 日军方每天派出军用卡车专事接送所

辖各地驻军官兵, 并派军人在慰安所担任“值日官”, 进行性卫生检

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盘问记录在案, 并通报

所部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享“慰安”。因那大市赵家园一家慰安所

僧多粥少,供不应求,引发各驻军之间的矛盾,日军方又增设李家

大院慰安所, 并在边远墟、镇相继设置驻军慰安所。!

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慰安所中,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人数少则

十人八人,一般为三几十人,多者则数以百计。时崖县辖地的 14所

慰安所的慰安妇共计 400 多人,少的如黄流日军机场军人“乐园”

慰安所有 21人,多的如红沙市欧家园慰安所有 52人,其他的均在

三四十人之间。在慰安所最盛时期,儋县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慰安

妇有 150人, 其中赵家园慰安所 45人,李家院慰安所 105人; 感恩

县八所市(港)的慰安妇有 200多人;昌江县 3所慰安所的慰安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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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约 400多人, 其中金牛岭慰安所和保平慰安所各 30人左右,

石碌慰安所先后达 300多人。在当时日军占领海南岛的 16个县 1

个建制市中, 上述仅崖县、昌江县、八所、那大等 2县 2地日军慰安

所的慰安妇人数达一千三百多人。

日军侵琼期间,不仅在城镇、墟市重要的军事驻地专门设立慰

安所,以解决日军官兵们“性方面”的“个人行为”,而且还为处于占

领区的乡村僻地的日军营地、据点配置随军慰安妇, 以“慰安”分布

各地的驻守官兵。这是日本军方推行军妓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

成部分。

1940年后, 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南岛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

占领区各乡镇(墟)、交通要道, 以至重要村庄,先后建筑起驻军营

地和军事据点,至 1941年,全琼设有据点 360余处 。以后随着对

抗日根据地和海南岛内地“蚕食”、“扫荡”的一系列作战的开展和

侵琼日军兵员的增加,海南各地的日军据点也不断在已占领区和

新占领区增设和新设。在星罗棋布的日军营地和据点中, 大多都配

有随军慰安妇,并美其名为“战地后勤服务”。随军慰安妇人数众寡

视日军军营、据点规模大小而定,如陵水县 号乡三十笠 ,廖次

峒(今田仔乡)架马岭 , 群英乡抚黎村据点!, 保亭县什玲、加茂、

番雅、南林据点∀ , 琼中县碑碣岭、登高岭(今屯昌县境)据点#,乐

会县阳江市(今琼海市阳江镇)据点等∃ ,其驻军分别为一个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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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笔者向知情人王祖武先生调查所得。

王一生等整理:《淫杀劫烧,血债累累——侵琼日军在岭门地区暴行实录》,《实录》,

第 582—583页。

张应勇: 《日军“战地后勤服务”中的黎族妇女》, 《实录》, 第 547—549 页。及附

“1941—1945年被迫充当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族妇女情况调查表”。

胡家仁口述、卓石存等整理:《抚黎庙日军和自警团据点情况及其暴行》,海南省陵

水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日军侵陵暴行实录》,第 116页。

黄有良口述、胡月玲整理:《“魔穴”里的血和泪——我被日军抓逼充当“慰安妇”的

经历》,《实录》,第 524页。

吉亚黑等口述、潘先 等整理:《日军占领 号地区暴行》,《实录》,第 478页。

王缵文:《日军侵琼大事记》,《实录》,第 770页。



一个小队,兵员 20至 50人左右,随军慰安妇少则三几人, 多则达

二十多人。

为保证“慰安制度”的顺利实施, 日军方对慰安妇严加防范,其

慰安所或派军人警戒, 或以铁丝网包围,或设在驻军营地控制范围

之内;一般的驻军营地、据点里的随军慰安妇住处,有岗哨把守,限

制其自由行动。慰安所的慰安妇配置,一般是异地征用,他处调配;

各地军营、据点的随军慰安妇,大多就地解决,就近征掠。被遣送、

押入日军慰安所和军营、据点的妇女们,尽管有不少人曾经试图反

抗、寻机潜逃,但在日军戒备森严、残暴杀戮或人地生疏的环境中,

脱逃成功者为数甚少。她们遭受蹂躏的时间,短者一二年,长者达

五年之久。如被抓入保亭县保城日军“快乐房”慰安所的黎族姑娘

乌昂扎(时 18 岁, 保城西坡村人)、味冬盖(时 17岁, 保城操坑村

人)、伍来春(时 19岁, 保城什笠村人)等 6人,自 1941年起至日军

投降后才得解脱, 时间长达 5年。

二

日本军方为在侵琼日军中普遍推行军妓制度,或以征派服役

劳工的名义, 或以招募“战地后勤服务队”名义, 诱骗、强掳岛内外、

国内外数以千计的无辜妇女,使其沦为侵琼日军慰安妇。

海南岛的日军慰安妇来源有几部分:

第一,以招募“战地后勤服务队”名义诓骗而来的韩国、菲律宾

妇女和应募而来的日本妇女。如南韩庆尚南道咸安郡理面内谷里

25岁的朴来顺及其他 30多名青年妇女,于 1941年 2月在其家乡

被骗招或被征派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当时一个姓李的朝鲜人

出面游说, 宣传妇女到中国只是为皇军洗衣做饭、护理伤病员而

已。朴来顺等 200多名朝鲜、台湾、菲律宾妇女和少数日本妇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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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抚顺市日军慰安所后, 直至被强迫接客的当天晚上, 才知道所

谓“后勤服务”的实质。1942年 1月, 朴来顺及其他 28名朝鲜、台

湾、菲律宾妇女被随军调至海南岛海口市日军司令部附近的长官

慰安所。次年, 朴来顺又被调遣至崖县红沙市欧家园慰安所。在欧

家园慰安所的 52名慰安妇中, 朝鲜妇女就占半数。 八所市(港)

的中级慰安所主要是朝鲜、日本妇女。 陵水县陵城石峒庙慰安所

里除本岛琼东、乐会县妇女外,也有朝鲜、日本女人。 三亚市和榆

林港的长官慰安所、八所市(港)高级慰安所、北黎市平楼深院里的

慰安所则全部是日本妇女。!

第二,通过各种名目诱骗、强迫而来的台湾的年轻妇女。崖县

红沙市欧家园慰安所有 26名台湾妇女。∀ 海口市日军司令部附近

的长官慰安所、八所市(港)中级慰安所、北黎市士兵慰安所、陵水

县陵城石峒庙慰安所和儋县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等,都有台湾妇

女。

第三, 日本还以招收护士、医务人员和青年女工为名, 从中国

沿海沦陷区诱骗青年妇女作慰安妇。如 1942年春, 日军方通过香

港“合记公司”,以招募赴海南当护士、医务人员为名,先后在广州、

香港等地骗招 300多名青年妇女,送至昌江县石碌铁矿山后, 投入

石碌日军慰安所。这些妇女最小的 17岁, 最大的 20多岁,大部分

是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 崖县黄流日军机场的军人“乐园”慰安

所和黄流日军派遣队部旁的慰安所,从广州来的 100余名青年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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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 就有 40多名分派于此。 八所市(港)的低级慰安所里则全

部是香港妇女。

第四, 通过各种暴力手段,强掳而来的海南各地年轻妇女、少

女。日军常以征派劳工为名,下村强抓妇女,或从强征在役劳工中

挑选年轻妇女。1942年 2月,驻乐东县日军某部征集劳工时, 派兵

包围搜索各村庄, 将一批妇女强行抓入日军营地充当“后勤服务

队”, 供蹂躏, 其中××村 20岁的高××(根据本人意愿, 隐去名

字、地址)和阿芳、阿丹、阿妮等 15名青年妇女被押往一日军据点

的一个黑洞里充当慰安妇。 从 1941年至 1944年, 驻保亭县日军

陆续从修建公路和遣送崖县田独铁矿山的当地各批劳工中,挑选

年轻貌美的黎、汉族妇女, 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投入保城日军

“快乐房”慰安所和各个日军据点。! 1943年琼中县日军在修建碑

碣岭据点时,从劳工中强行将山黎村 22岁的寡妇王林氏及其他 9

名妇女投入碑碣岭日军据点,直至日本投降才得以解脱。∀

日军还以“战地后勤服务”为名, 下令横征强掠年轻妇女。1942

年陵水县乌牙峒(今祖关镇)砧板营油棕坡日军据点建成, 日军下

令汉奸挨村挨寨,强选美女,为其“后勤服务”。祖亻孝村 17岁的卓亚

扁和其他村的陈金妹、陈亚妹、陈毛年、陈亚曾、卓进女、卓理女、卓

亚天、卓亚金、卓石理、卓毛天、卓亚广、卓毛定、胡石英等 20多名

黎族少女,被强征押入军营,长期遭受凌辱。#1943年 3月间, 陵水

县群英乡光国村黎族少女郑亚才和卓亚娘,被强征掠入抚黎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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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据点,分别为日军官佐“服务”,成为专人慰安妇。 1940年初,感

恩县新街市日军慰安所成立,海口、文昌、嘉积、陵水、那大、临高等

县市的 40多名年轻貌美的妇女,被强行抽派, 送往充当慰安妇。

由于日军在占领区强行征集妇女为其“战地后勤服务”,充当慰安

妇,当地妇女为逃避抓捕往往被迫女扮男妆或远逃他乡。当时民间

流行一句俗语: “明明(本来)是死鱼(却)变成虾,明明是女乍女甫 (妇

女) (却)变公爹(男人)”。笔者父亲的原配(俗称大妈)为此与一批

妇女逃往法租界西营(今广东省湛江市露山) ,船渡琼州海峡时被

日军巡逻舰发现, 整船妇女被烧死。时外逃出洋的海南沿海地区的

年轻妇女,不少人是为此而背井离乡的,其中以文昌、琼东、乐会等

东部沿海县份的妇女较多。 

日军还闯村窜寨随意捕捉青年妇女。1941年驻白沙县可任岭

炮楼的日军头目, 走村窜寨,看中可任乡老村符××和新溪村王×

×两位秀丽姣美的黎族少女,强行抓入炮楼为日军挑水洗澡, 遭受

禽兽摧残,她们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见天日。! 1942年 4月,

驻陵水县廖次峒(今田仔乡)架马岭据点的日军官“九壮”(时当地

民众为其安上的外号) ,带领几名日兵开着卡车,闯进附近村寨,将

架马村 15岁的黄有良及一批黎族少女,押往崖县藤桥市日军分遣

队营地,供其长期发泄兽欲之用。∀ 1944年 8月, 驻保亭县保城日

军的 5名士兵路过什八村稻田时, 轮奸正在田寮里守田赶鸟的黎

族姑娘杨女恶榜,然后将其掳回兵营,任其长期凌辱蹂躏。#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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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十七日清晨, 驻琼东县椰子寨、中原、嘉积等墟镇的日军,

制造参古乡上坡村惨案,杀死村民 57人, 烧毁房屋 36 间, 然后将

该村 2名年轻貌姣的姑娘押回嘉积市白石楼日军慰安所, 供日军

官兵蹂躏。 同年农历六月 初一日凌晨,驻乐会县桥园、龙滚、中

原、博鳌、乐城等据点的 400余名日军制造北岸、大洋两村惨案,杀

死村民 499人,烧毁民房 40多间, 掳掠阿娘和何君范家的女不二等

几十名青年妇女, 将其拉往博鳌日军慰安所充当慰安妇。

侵琼日军采用欺骗和暴力手段征掠而来的海南各地妇女,是

日军在海南岛的慰安妇中人数最多的部分。当押往各地慰安所的

慰安妇中途死于非命、或因故失踪而需要临时补充时,就从当地妇

女中找替代者。这种以当地妇女为主的慰安妇构成的情况到处可

见。尽管海南岛的慰安所里的慰安妇被逼穿日本和服接客,那只不

过是为前来发泄性欲的日军官兵营造故乡情调而已,掩饰不了慰

安妇为中国妇女的真相。这些无辜的海南年轻妇女,主要是临高、

儋县、海口、文昌、琼东、乐会、澄迈、陵水、保亭、崖县、乐东、白沙、

琼中等县市的汉、黎族妇女 ,尤以临高县特别是该县新盈地区的

青年妇女、少女所占的比例较大。昌江县保平慰安所约 30名慰安

妇和临高县临城、加来、新盈 3处墟镇的日军慰安所中数以百计的

慰安妇,主要来自临高县各地。崖县及其县城的一些慰安所和感恩

县新街市慰安所都有掳自临高的青年妇女。那大市赵家园和李家

院慰安所中的 150名慰安妇,除少数文昌妹仔和台湾妹仔外, 基本

上是 16至 18岁的临高县新盈妹仔。琼山县长流地区的 2个慰安

所的慰安妇, 主要掠自于新盈地区。

毫无疑义,如此广泛地以各种名目、名种手段强逼海南妇女充

当慰安妇的丑恶行径,是日本军方有组织地普遍推行军妓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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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种肮脏的制度是建立在无视人权、践踏人性的基础上的,

因而它的实施,必然助长军队的基层即日军驻地军营、据点的官兵

毫无人道的兽行。日军在占领区随心所欲地掳掠和残害妇女, 禽兽

般地糟踏良知和人性, 造成海南社会的怨声载道,加剧了广大民众

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海南城乡民众视侵琼日军官兵为“禽

兽兵”, 骂称为:“日本崽”。

三

不幸沦落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妇女们,在慰安所和日军营地、

据点里过着饱受凌辱的非人生活, 遭受日军官兵惨无人道的蹂躏

摧残。在慰安所里的慰安妇们, 平均每人每天接客少则三五人次,

多则十多二十人次; 在突击接客日, 每人每天接客达 20 人次以

上。 如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的最初 10天里, 仅 21名慰安妇

接客竟达 3千多人次。原定接客每人次 30分钟,由于等待的日军

人数众多,急不可耐,缩短为 15分钟。日复一日持续不断地频繁接

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

甚至一天内多次昏倒。16岁的台湾妹仔阿娇,被摧残致子宫破裂,

血流如注,当场昏厥,经打针止血,苏醒过来仅半个小时, 又被强逼

继续接客。 北黎市慰安所规定,慰安妇每人每天接客 20多人次,

达不到指标不给吃饭, 不能休息,有病者也要抱病接客。有些慰安

妇被活活折磨致死。对死于非命者, 日军仅用一张草席裹尸, 挖个

浅坑埋掉了事。 

一些重要市镇的慰安所还根据日军方的要求,定期到日军据

点“慰安”皇军士兵,其时慰安妇的遭遇更为悲惨。海口市、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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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军慰安所每月轮流分批到较边远的兵营、据点巡回“慰问”,每

批 10人至 10多人不等,时间三几天 。那大市慰安所则按照日军

方的要求,随时组织“慰问”, 将慰安妇分成几路, 每路二、三人不

等,到儋县那大市日军军部所辖的军事据点沿途逐个“慰问”。慰安

妇们穷于奔波,被迫日以继夜地供日军性蹂躏,每天长达 12个小

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竟达 50人次以上,动作迟缓或脸露厌倦,便

遭到辱骂殴打。凡是“慰问”任务轮到头上,连月经来潮也不能停

止。慰安妇每因此而患性病。“慰安”期间极度频繁地性交,使慰安

妇们心力交瘁,往往病倒在床不能动弹,甚至致残致死。

日本侵略军的官兵对慰安妇不当人看待,视其为性的妇隶、泄

欲工具,恣意践踏、百般摧残。慰安妇如有不满或稍有反抗,便受到

严厉的处罚。黄流日军机场军官“乐园”慰安所里的阿燕等 6名广

州青年妇女, 经常遭受日本军官们的轮番奸淫, 有的甚至当场昏死

过去。阿燕痛辱难堪,曾有反抗, 被日军官用刀扎穿大腿, 昏迷过去

后仍受百般蹂躏。 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的新盈妹仔女不英,接二连

三地遭受折腾,不堪承受,日兵还强迫她变化花样接客, 她拒不听

从,结果被慰安所的日本女“巴那个”(日语音译,即管事)捆绑在砖

柱上, 用辣椒盐往其阴部抹擦, 使其痛不欲生。! 红沙市欧家园慰

安所的慰安妇们经常遭到性情暴戾恣睢、动作粗暴鲁莽的日军士

兵的性肆虐。日兵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肆意殴打, 慰安妇们只能

战战兢兢地任其摆布,往往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死去活来; 南朝鲜

姑娘朴来顺身患疟疾,发冷发烧,卧床不起,丧心病狂的日军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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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死活地逼其强忍硬撑地爬起来接客。

慰安妇们遭受日本军人兽性虐待折磨、凌辱摧残,无数的青春

和生命被埋葬在龌龊的慰安所中。

在石碌慰安所中,一个受骗的女大学生不甘凌辱, 不愿接客,

被日军吊打致死; 两名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妇女,不能按要求继续

接客, 残冬中却被光着身子吊在大树上,毒打致死;新婚不足一周

就被抓来的香港矿工梁信的妻子黄玉霞被押入慰安所, 梁信找到

妻子抱头痛哭,被日本管事毒打致死。黄玉霞含恨自尽, 上吊于石

碌河边的大树上。一名叫娜芳的妇女有幸逃出慰安所,却自觉无颜

与亲人相会,从悬崖上纵身自尽。 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 17岁的

临高妹仔“报知”(临高县方言, 即阿四) ,月经来潮却被迫突击接

客,患上性病,下阴红肿,流淌脓血,第三天深夜就被日军用车拉出

去活埋。 1941年农历六月十六日,乐会县博鳌市慰安所中不愿接

客的 50名大洋、北岸村青年妇女,被日军用军车拉到塔洋桥边,集

体毙命于日军剌刀之下。!

为防性病蔓延,传染日军官兵,慰安妇们接受定期体检。对于

患性病的慰安妇, 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治愈后继续留用,重者治疗难

见成效则处死灭尸。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第一个月,就将3名

患有性病的慰安妇悄悄地活埋。∀

在海南岛日军慰安所中数以千计的慰安妇,能熬到日军投降

而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石碌慰安所 300多名青年妇女,经过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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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连生口述、林良材等整理:《楚馆悲歌,红颜血泪——那大市侵琼日军慰安所亲睹

记》,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待刊稿。

何君范等口述、卢家桐等整理:《日军“三光”扫荡,村民五百罹雄——我们亲历的大

洋、北岸两村惨案》,《实录》,第 149页。

吴连生口述、林良材等整理:《楚馆悲歌,红颜血泪——那大市侵琼日军慰安所亲睹

记》,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待刊稿。

王谨:《死亡线上觉醒的英雄泪——记抗日战争时期海南铁矿的矿工》,海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待刊稿。

朴来顺口述、张应勇整理:《我被骗逼当“慰安妇”的经历》,《实录》,第 553—559页。



多的强暴摧残致死的连同病饿致死的 200余人。至 1945年 9月日

本投降时, 苟活下来仅有 10多人。 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同一批

来的 21名广州青年妇女,至 1945年冬日军投降时, 仅剩下黄惠蓉

等 4人。 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占市民林卖参产业楼房设立)的

40多名少女,经过 5年多的摧残折磨(大多数因被过度奸淫、凌辱

殴打、患病活埋、上吊自尽而死)最后仅剩 10多人。 

在日军营地、据点中的“战地后勤服务”的无辜妇女们,其境遇

同样悲惨, 没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只是服杂役的苦力和性的奴

隶。她们白天为日军挑水、洗衣、扫地、舂米等, 夜晚承受日军官兵

通霄达旦的蹂躏折磨。

乐东县一日军据点里 20 多名妇女、少女, 年长的周××19

岁,其他的仅十三四岁, 她们遭受日军酒后恣意的凌辱轮奸,惨不

堪言。经常是七、八名日兵同时糟踏一名少女。周××曾被 4名发

酒疯的日兵连续折磨达 5个小时之久。! 乐东县另一日军据点黑

洞里的高××,一次被 7名日兵轮番奸污, 死去活来。其他同伴亦

经常遭受如此折磨,有的神经失常,有的被迫自杀。∀ 崖县藤桥市

日军分遣队营地里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承受几名日军的同时恣

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同屋的黎族少女陈有红不甘忍受日军

人的聚众强暴,极力反抗,遭到围殴毒打, 仍摆脱不了残酷的性暴

虐,结果子宫破裂,血流如注,两天后便不治身亡。# 保亭县南林据

点的黎族少女李亚茜(保亭县南林乡庄月村人)不慎怀孕, 日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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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有良口述、胡月玲整理:《“魔穴”里的血泪——我被日军抓逼充当“慰安妇”的经

历》,《实录》,第 524页。

同上。

黎蔚林整理:《含垢忍辱的血泪遭遇——四位被迫为日军“慰安妇”妇女的控诉》,

《实录》,第 648—649页。

戴运泽:《日军在昌感若干暴行记述》,东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方文史》

第 9辑,第 44—45页。

钟强:《我所知道的日军黄流机场的“慰安所”》,《实录》,第 646—647页。

何十里:《三百“慰安妇”,惨死泰半——石碌铁矿“慰安所”调查实录》, 《实录》,第

748—750页。



中国人怀日本“种”的罪名, 绑押至庆训村的坡地上剖腹残害, 母子

双亡。 被抓进陵水县乌牙峒砧板营油棕坡据点的 20多位黎族少

女,至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仅有祖亻孝村卓亚扁等少数几人。

据统计, 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 幸存

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 这些历经沧桑、受尽苦难的妇女

们,带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艰难苦涩地生活着。由于她们遭

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

艰辛的凄凉境地。在精神上,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 在传统伦理道

德观的压力下自我煎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

日本军方在侵琼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军妓制度, 使数以千计

的无辜妇女身心遭到摧残, 甚至死于非命,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发

动侵华战争中对包括海南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欠下的

罪孽深重的血泪债,是世界妇女史上一段极为耻辱惨痛的血泪账。

连当年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立场上的不少人在醒悟后也沉痛地认识

到:“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不是有纪律的军队,而是始终根据天皇

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被拉到军队的随军

慰安妇的悲惨情形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把殖民地的良家妇女

抓来充当军人的发泄兽欲的工具,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纳粹

德国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全世界只有日本犯这种罪”。∀ , 1945年

8月中旬日本决定投降时,日本军方为了逃脱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将有关慰安妇的文件和资料化为灰烬,但是,他们毁灭不了所有的

历史证据。遭受侵琼日军凌辱、蹂躏的至今尚存的无辜妇女, 尽管

许多人现今已年逾花甲,甚至已过古稀之年,她们的许多经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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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庞海、高明主编:《中外黑社会大观》(上)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 10月版,

第 391—392页。

胡茂震:《日军在陵水县乌牙峒暴行实录》,《实录》,第 467—468页。

据《实录》资料和笔者社会调查的情况分析的估计数。

胡茂震:《日军在陵水县乌牙峒暴行实录》,《实录》,第 467—468页。

张应勇:《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中的黎族妇女》,《实录》,第 547—549页。



淡漠,但当 20多位老人在向海南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者诉说那段

创巨痛深的屈辱悲惨遭遇时,她们仍痛哭流涕,悲愤不已, 甚至夜

不能寐。她们以及至今尚幸存于世的当年被强逼充当日军慰安妇

的老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推行军妓制度犯下不赦

罪行的历史证人。
(作者单位: 海南省政协文史办)　　

(责任编辑 :刘兵)

希望纪念创作抗日歌曲的音乐家

王学山

今年是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在那

血与火的抗战年代, 《松花江上》等抗日救曲对四万万同胞既是最亲切的抚慰

之声, 又是唤醒全国军民团结一心,誓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强大动力。对我们这

些年纪较长的人来说, 这首歌曲的音律可以说伴随了我们的一生, 永难忘怀。

张寒晖是河北省定县人。他热爱祖国, 激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东

北三省沦亡, 于 1937 年写出了流亡三部曲之一《松花江上》。张寒晖当过西安

二中教员,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在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当过导演,在凤

翔东北竞存中学当过教务主任,筹办过《老百姓》报。1941 年底他到延安, 担

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因体弱劳累, 于1946年 3 月 11 日病故。他先后

写过几个剧本, 数十首歌曲。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战士和人民艺术家。

1956 年张寒晖逝世十周年时,河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张寒晖歌曲

集》。

我希望对象张寒晖这样创作过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家都能举办纪念活

动。

(作者为柳州市退休人员)　　

·50·


